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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悟

中秋夜，“六姊妹”回来了
陈 琦

9 月 6 日 ， 位于淮南九龙岗的何
家老宅再迎 “主人”。 奚美娟 、 高露 、
颖儿、 曹斐然 、 李嘉琦一行 ， 重返淮
南这片熟悉之地 ， 拍摄总台秋晚歌曲
《岁月漫长》 情景短片。

灰砖老院， 小巷悠长 。 正是电视
剧 《六 姊 妹 》 里 何 家 生 活 的 地 方 。
时隔两年多 ， 何文氏与四位孙子辈
的姊妹 ， 演绎回家乡过中秋的故事 。
奚美娟说：“剧组（《六姊妹》）一起拍戏
的人 ， 又同时回到某一个地方 ， 这
是第一次……记得我们拍戏时是冬
天 ， 这次一路过来 ， 看到满眼绿， 感
觉特别舒服 。” 颖儿说 ： “下车的时
候， 我就很感慨 ， 然后那个眼睛就红
了……”

从傍晚开拍 ， 至夜色深沉 ， “剧
情” 围绕结伴归家 、 围桌聚餐 、 庭院

赏月徐徐铺展 。 晚风轻拂 ， 丹桂飘
香 ， 皓月悬空 ， 把团圆的氛围感拉
满。

我有幸再次受邀 ， 作为群演参加
拍摄 。 这次 ， 我穿了一件暗紫红的 T
恤衫， 扮作老宅隔壁的邻居 ， 站在离
主演一步之遥的院门口。

三天前彩排时 ， 导演 “约法三
章” ———

“别穿全白和一码黑的上衣。”
“别用手机拍摄现场情景 ， 以防

剧透。”
“不要盯着演员和镜头看……”

此刻 ， 导演手持喇叭说 ： “各位
找准位置， 背靠背， 反向行走。”

就是说 ， 最后播出时 ， 不管是舞
台大屏， 还是晚会画面里 ， 大概率只
是我与 “妻子 ” 的一个背影 。 头顶虽

有无人机高空俯拍 ， 如拍到 ， 也就是
房道里一个淡淡的身影。

我寻思 ， 拍戏嘛 ， 就是靠群演的
配合衬托 ， 增强现场氛围感和情感浓
度， 共情中让演员呈现最灿烂的自己
和最真实的剧情。

戏里 ， 奚美娟老师饰演的奶奶 ，
带着几位何家姊妹 ， 回到故土 ， 在院
子里叙说思绪。

戏外 ， 这片历史文化街区 ， 因
《六姊妹 》 被全国观众熟知 ， 吸引了
各地游客的脚步和目光———九龙岗矿
1930 年开建 ， 先后建有东矿和西矿 ，
于 1982 年关闭。 半个世纪里， 生产煤
炭 2458 万吨。 百年时光， 那高耸屹立
的克虏伯井架 ， 矿业所的四合院 ， 以
及沿街的灰砖墙 、 粗壮的梧桐树 、 悠
长的小巷， 依然藏着淮南矿区几代人

的烟火记忆。
天色渐晚 ， 灯光点亮何家老宅 。

短片讲述的 ， 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
中的念想 ： 月满之时 ， 踏上归途 ， 与
亲人团圆 。 主演们沉浸式演绎何家的
中秋之夜 。 群演们配合着前行后退 ，
放慢脚步 ， 调整行走的肢体 、 神态 ，
一遍又一遍反复打磨 ， 前后一共拍摄
六七次， 方才 “过关”。

随后 ， 又转至何家新宅东侧投入
拍摄。 依旧是我们这些群演 ， 用背景
里的身影和笑脸 ， 默默烘托这份人间
温情。 哪怕是待命候场 ， 也在为下一
个拍摄思索蓄力。

淮南九龙岗 ， 曾经是拍摄电视剧
《六姊妹》 的主景地。 如今， 录制秋晚
短片， 见证 “六姊妹回来了”。 温情画
面里， 讲述着千家万户的故事……

拈 花 一 笑
郑凌红

网上买来的金华佛手， 通体金黄，
散指， 花状， 如一抹秋阳入室。 置于床
头， 有一见如故的小欢喜。

都说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枚佛手，
遇到哪只就是哪只 ， 这是我和它的缘
分。 抬头凝思， 记忆飘散。 多年前， 坐
在绿皮火车上， 过金华地界， 有当地乡
民趁停车间隙， 钻进车厢， 售卖佛手。
彼时所见， 颇为惊奇， 青绿色的模样，
有灵性， 通人性， 像是一种召唤， 让你
忍不住伸出手去， 摸一摸， 留下它。

佛手， 佛手， 似佛之手。 眼下正值
青佛手季， 鲜嫩青涩， 有着玉一般的颜
色和质感。 连带着整个枝条取下， 特别
适合插花观赏， 如君子品茶， 最宜独坐
幽篁 。 为了这佛手呈现更好的视觉效
果， 特地找来多年前友人相赠的 “浙料
青花”， 它瓶口宽阔， 底座厚实， 绿若
青天 ， 飘飘渺渺 ， 祥云腾绕 。 佛手入
内， 远观近闻， 颜色、 气味、 形态、 意

念浑然一体， 有意无意间， 带你晃晃悠
悠进入清雅之境。

这是一种生活禅。 我随着它， 感知
季节的轮换。 这佛手， 我未曾见过它的
青， 却真真切切感受到它的 “黄”。 它
宣告了夏天被风吹走了， 秋天正阔步而
来。 面对一场秋雨一场凉， 我知道我的
心已慢慢静了下来。 这几年， 生活两点
一线 ， 下班后多在书房待着 ， 烦闷有
之， 孤独有之， 彷徨有之， 无奈有之。
有时腰酸， 有时颈疼， 有时眼花， 有时
茫茫然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几番无聊之
后， 终究耐不住性子， 出去走走。

没曾想， 弹丸之城， 一路上碰上了
不少熟人。 老同事、 老乡、 老同学， 久
未相见， 有点生疏， 有点尴尬， 也有点
意犹未尽 。 来去匆匆 ， 时光容易把人
抛。 生活给我们披上了中年的外衣， 也
许在心底， 变老的我们， 彼此都多了一
份世故。 当然这世故无所谓对错， 在我

看来， 既是一种成熟， 也是一种懂得。
各有各的烦心事， 各有各的追求， 各有
各的平凡与伟大。

都是为了生活， 都在努力生活， 在
平淡之中默默感受生活的芳香。 就好比
是眼前的佛手， 心中的佛手， 远方的佛
手。 亦花亦果， 似花非花， 似果非果，
指间轻合， 任卷任舒， 至灵至性， 淡中
有味， 清中有贵。 它可以清清朗朗， 自
成一处案室风雅。 它也可以与一块石、
一幅画、 两三枝佛手， 相映成趣， 于禅
香缭绕中， 俯瞰众生， 慈悲关照， 拈花
一笑。

你看它在岁月的长河里行走， 却坦
荡从容 ， 由橙黄无声渐变至皱缩焦茶
色， 这饱满与清瘦， 意象化的成分更多
了， 从地到天， 从天到人， 像贾科梅蒂
的雕塑， 像幽灵穿越时空之门， 时而露
出嫣然一笑。 至于文人素来喜欢将佛手
视作的清供之物， 在我看来， 大可不必

苛求， 只不过是昭示了俗常之外的追求
和暗示， 时间的， 独立的， 自省的， 无
为而自在的存在。

最喜欢的是 “拈花一笑 ” 般的境
地。 在金庸先生的 《天龙八部》 中， 鸠
摩智就展露了一手 “拈花指” 的绝技。
使出这招之后， 大理天龙寺的高僧几乎
都吓倒了， 这种指法看似平柔， 实则威
力巨大。 如 “佛祖拈花， 迦叶一笑”， 据
说三指拈物， 无论如何坚实之石， 皆能
应指而碎。 又想起那一年无锡拈花湾的
旅行， 身处其中， 所见所感， 物我两忘，
某一刹那， 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想
来也是有了 “拈花一笑” 的境界之故。

功夫是功夫， 旅行是旅行， 但与我
们的生活又何其相似。 若能偷得浮生半
日闲， 何妨一缕幽香染流年。 这闲情，
这幽香， 须有日复一日的锤炼， 须刚柔
并济， 须历经沧桑， 方能拨开云雾， 云
淡风轻， 拈花一笑。

“家 味 ” 小 餐 店
王文莉

小区附近的十字路口 ， 有一家红
红火火的早餐店 ， 店主姓张 ， 是个憨
厚实在的汉子 。 不知什么原因 ， 好几
个月不开张 ， 大家都以为他搬到别处
去了。

没想到 ， 上周路过这里 ， 我被一
阵喇叭声所吸引 ： “今日晚餐供应包
子、 油条、 胡辣汤 ， 还有热乎乎的芝
麻叶面条 ， 快来品尝吧 ！” 我循声望
去 ， 老张早餐店的门口 ， 灯火通明 ，
人影绰绰 。 我心中好奇 ， 走近一看 ，
还是老熟人 ， 竟然是老张重新开张营
业。 他热情地招呼我 ， 脸上洋溢着淳
朴的笑容。 我好奇地问 ： “以为你搬
到别的地方了呢 ， 没想到又重新开
张。” 他微笑着回答： “没有搬， 如果
搬到别处， 我肯定会在门口贴个公告。
前阵子我生病了 ， 休息了三个月 。 现
在身体好利索了 ， 就想把损失降到最
低， 早餐、 晚餐都供应。”

原来如此 ， 我环顾四周 ， 店内还
是老样子， 桌椅干净整齐 ， 消毒柜里

整齐地摆放着勺子 、 筷子 、 小碟 、 小
碗， 旁边的桌子上是一大盆凉拌萝卜
丝， 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 。 门口摆放
着热气腾腾的油条 、 油饼 、 肉盒 、 菜
盒、 茶叶蛋、 蒸包、 水煎包， 小米粥、
八宝粥 、 胡辣汤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
更让我惊喜的是 ， 还新增了芝麻叶面
条这一特色美食 。 他说 ： “天冷了 ，
大家喝碗热乎乎的面条 ， 暖暖身子 ，
胃里也舒服。”

我点了一碗小米粥、 两个水煎包，
老张还不忘提醒我 ： “稀饭不够喝 ，
可以免费加半碗。” 我暗自感叹他的慷
慨 ， 问道 ： “你这样岂不是会亏本
吗？” 他笑着摇摇头： “不会的， 咱们
的稀饭没有添加剂 ， 不过夜 ， 明早会
重新熬制。 让大家多喝点儿 ， 不然剩
下也是浪费。” 我盛了一碟萝卜丝， 腌
制得酸甜适中， 脆爽可口， 配着稀饭，
回味无穷， 家常味道 。 水煎包荤素都
是一元两个 ， 和原来同样的价格 ， 简
单的晚餐只需要三元， 简单又实惠。

吃饭时 ， 我注意到老张还开了抖
音直播。 他一边给大家打饭 ， 一边对
着镜头介绍店里的新品 ： “欢迎大家
来品尝芝麻叶面条 ， 一碗只需要五
元。” 我问他这样会不会太累， 他笑着
回答： “家里有老人 、 有孩子 ， 我得
努力赚钱啊 。 生病住院三个月 ， 白白
浪费了几个月的房租 。 供应早晚餐虽
然累了点， 现在拼一把 ， 总能挽回点
损失， 可以安心回老家过个春节。”

老张老家是豫东的 ， 一年也就回
去一次。 他和老婆在这里打拼 ， 老人
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 ， 做餐饮太费时
间 ， 一年到头也就是春节休息几天 。
好在俩孩子学习成绩还不错 ， 自己也
想拼一拼， 帮孩子图个前程 ！ 他朴实
的话语， 让我不由地感慨 ： 中年人真
的不容易。

暮色将近 ， 老张的店里总是人头
攒动， 不少年轻人看到直播 ， 也结伴
而来， 成了常客 。 我夸他生意越来越
好， 他却谦虚地说 ： “小生意赚不了

大钱， 能够养家就行。”
他没有因为生病而气馁 ， 反而用

勤劳和智慧， 将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他说： “普通人都不容易 ， 没病没灾
就是福气， 人要知足常乐 。” 这句话 ，
不仅是对他自己的鞭策 ， 也是对每一
个人的提醒。

有一次， 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吃
饭。 她感慨地说 ： “这里的饭菜便宜
又实惠， 我们娘俩回家做饭也得一小
时， 不如在这里吃完 ， 直接回家辅导
孩子写作业 ， 节省了不少时间 。” 女
儿也吃得津津有味 ， 说芝麻叶面条好
吃 ， 像姥姥做的味道 。 老张开心地
说， 芝麻叶面条本是豫东人的家乡味
道， 大家吃得满意 、 舒心 ， 我做饭也
有劲头。

我想 ， 这便是知足常乐的真正含
义了吧 。 一顿家味的晚餐 、 一个温暖
的笑容 、 一份真挚的关怀……这些看
似微不足道的事 ， 却能够让我们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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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钟表里的国庆声
王小蔷

儿时的记忆里， 我最期盼的， 便
是国庆清晨老钟表响起的声响。 天光
微亮， 第一缕晨光漫过窗棂， 斜斜淌
进屋内 ， 老钟表便准时响起报时声 。
铛———铛———厚重绵长的钟声缓缓地
散开， 仿佛自悠远的岁月深处缓步走
来， 带着金属独有的醇厚暖意。 父亲
总笑着同我说 ， 这是老钟表在唱歌 ，
唱给脚下这片土地听。 我便伏在钟表
跟前， 睁大眼睛凝望内部环环相扣的
齿轮。 齿轮紧紧咬合， 一格一格缓缓
转动， 步调整齐划一， 像极了阅兵方
阵里步履铿锵的身影。

那时国庆， 整条老巷都会挂满红
旗。 秋风掠过街巷， 红色旗面迎风舒
展， 簌簌作响， 和屋内钟表滴答前行
的声响交织相融， 成了属于童年最盛
大动人的乐曲。 隔壁大爷总会搬出老
旧的收音机， 调好音量， 激昂明快的
旋律顺着风漫遍整条巷子。 我们一群
孩童穿梭在巷弄之间肆意奔跑， 手里
攥着五分钱一支的冰棍， 清甜冰凉顺
着喉咙漫进心底， 仿佛将一整个丰盈
的秋日， 悄悄收纳进年少的时光里。

年岁慢慢增长 ， 国庆的喧嚣里 ，
渐渐添上了烟花绽放的轰鸣。 每到节
日夜晚， 父亲便会将我扛在肩头， 去
往江边。 夜幕之上， 一朵朵烟花次第
腾空炸开， 赤红、 鎏金、 翠绿， 细碎
的光散落夜空， 化作漫天星子。 远处
老屋传来的钟声穿过江面， 被江风揉
碎， 断断续续飘到耳畔， 好似一句绵
长未尽的絮语。 父亲轻声说道： “你
听， 老钟表正一分一秒， 数着我们过
节的时光。” 我懵懂地点头， 抬眼间，
依稀看见他鬓角悄悄染上的浅浅霜色。

又是一年国庆， 我站在高楼上俯
瞰满城璀璨灯火。 手机屏幕亮起， 是

母亲发来的视频。 镜头缓缓扫过老屋
墙角， 那座老钟表依旧不曾停歇， 滴
答， 滴答……平稳前行， 好似一条永
远不会干涸的长河 。 母亲轻声说起 ，
父亲方才还念叨， 今年的钟声， 听着
似乎比往年更加清亮。 那一刻， 一股
温热漫上心头 。 钟声从来不曾变响 ，
流转的， 只是匆匆前行的岁月。

今年国庆， 我踏上归途， 重回阔
别已久的老家。 老钟表依旧伫立在熟
悉的墙角， 木壳上的纹路历经光阴沉
淀， 愈发厚重， 如同长者掌心历经风
霜磨出的薄茧。 身旁的孩子满怀好奇，
俯身将耳朵轻轻贴在钟面上。 “妈妈，
它好像在低声说话呢。” 孩子清脆的声
音响起 。 我含笑蹲下身 ， 静心聆听 ，
钟摆咔嗒、 咔嗒， 沉稳落下， 每一声，
都轻轻叩击在心间。

阳光穿过堂屋的窗格， 落在来回
摆动的铜钟摆上， 细碎的金光跃动起
伏， 像一颗永远滚烫、 不曾停歇的心。
我恍然读懂， 这钟声承载的从来不止
是分分秒秒的光阴， 里面藏着几代人
相守相伴的温情， 藏着千家万户生生
不息的烟火 ， 藏着这片土地最朴素 、
也最珍贵的人间安宁。

夜空之中， 烟花骤然绽放。 漫天
流光里， 老屋的钟声仍在缓缓地回荡。
这声响 ， 和我儿时听见的别无二致 ，
和父亲年少时听见的别无二致， 和这
片土地无数次跳动的脉搏同频共振 。
滴答，滴答，滴答……似细雨润物，似溪
水奔涌， 世间所有温柔美好的事物，都
伴着这节拍从容坚定， 一路向前。

我心底深深懂得， 只要这钟声依
旧回响， 那些珍藏在记忆里的时光便
永远鲜活。 只要这钟声不曾停下， 每
一个国庆节， 都是一场温柔的归期。

一树栾华一城秋
伟大江

《诗经》 有云： “七月流火， 九
月授衣。” 暑气渐退， 清风入城， 大地
也有了秋意。 最先让我察觉季节变化
的， 常不是天高云淡， 而是街边的栾
树。 栾树初秋开黄花， 花谢后蒴果渐
红， 远远望去， 黄红相间， 把寻常街
巷也点亮了。

栾树并不起眼。 春天抽叶， 夏日
浓荫， 到了初秋， 细碎的黄花一簇簇
开在枝头 。 风一吹 ， 落花散在路边 、
草地和台阶上。 再过些日子， 枝头便
挂起红褐色的蒴果， 薄薄的果皮鼓成
三棱， 远看像一盏盏小灯笼。 黄花还
未落尽， 红果已经接上， 一棵树便有
了两层秋色。

城里的栾树多种在道路两旁。 早
晚经过， 常有人停下来拍照。 孩子喜
欢捡落花， 也有人拾几串蒴果拿在手
里看。 老人坐在树下长椅上说话， 年
轻人则从树影中匆匆走过。 人来人往，
枝头的颜色也一天一天深起来。 黄昏
时最适合看栾树。 夕阳从枝叶间漏下
来， 花和蒴果都染上一层暖色。 车流
从树下经过， 灯还没有亮， 但街道已
经有了温暖的光。 这样的景象并不壮
阔， 却是很耐看。 城市的秋天， 有时
就是从这一树栾华开始的。

在乡间， 秋意很容易从田野里看
出来： 水稻渐黄， 瓜果渐熟。 到了城
里， 季节便藏进了路旁的草木。 栾花
开了， 才忽然觉得暑气真的退了； 等
枝头的果子渐渐转红， 早晚的风也有

了凉意。
我喜欢栾树， 倒不是因为它有什

么特别 。 它不像桂花那样香气宜人 ，
也不像枫叶那样一到深秋便夺人眼目。
它的花很小， 果子也小， 却一树一树
地开， 一条街一条街地黄起来、 红起
来。 看得久了， 也就熟悉了这种颜色。
每年它一出现， 便知道秋近了。

节日前后 ， 栾树又显得热闹些 。
金黄的花还在枝头， 红褐色的蒴果已
经垂下来。 孩子捡起掉落的果子， 有
的拿在手里摇， 有的带回去夹进书里。
草木原本没有什么节日， 一到了人的
生活里， 也便有了自己的热闹。

这些年， 城里的模样在变， 栾树
仍是一年一年照着自己的节候生长 。
花黄了， 果红了， 叶落了， 来年春天
又重新抽芽。 它站在街边， 很少有人
特意留意， 却把一季一季的变化都写
在枝头。

夜色渐沉， 路灯次第亮起， 树上
的蒴果在灯下显出暗红。 风一来， 枝
叶轻轻响着， 偶有几片叶子落到路边。
归家的人从树下经过， 有人脚步匆匆，
也有人停下来抬头看上一眼。

一树栾华， 一城秋意。 城市里的
季节， 原来也不全写在日历上。 它在
早晚渐凉的风里， 也在街边草木一点
点变化的颜色里。 年年花开花落， 人
们照旧上班、 上学、 回家， 日子就这
样向前。 而栾树每到秋天， 又把那一
树黄、 一树红， 安安静静地送到街头。

光影飞天 璀璨淮南 陆士德 摄


